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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疾病与微生物、与医学密切相关，可当它被放置在人类文化构建的各种语境中时，

它又不仅仅是一件“自然科学”上的事了。苏珊·桑塔格的这本《疾病的隐喻》，即从社会

文化对疾病赋予的隐喻入手，探讨结核病、癌症、艾滋病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中以什么样

的隐喻存在着，这些隐喻又通过什么样方式（如文学创作）表现出来，怎样影响着人们对疾

病的看法和观念。而这种隐喻，实际上仍是“现代工业的弊病”，它并没有给人类健康带来

好处，而是进入道德、美学，甚至政治、种族等范畴，成为各种派别力量实现各自目的的修

辞工具，严重影响、干扰着患者正确对待疾病和接受治疗。苏珊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

这种“隐喻”，减轻这些疾病的象征意义给患者带来的重压，“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

返回本质”
1
。 

本文欲通过简要概括、回顾这本书的内容，思考疾病在社会文化层面被赋予的意义及这

种意义如何被利用并影响人类健康，同时对当下现实社会加以反思。 

 

一、 内容概括 

本书主要收纳了作者两篇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两篇文章都

是以具体、微观的研究来论述疾病在社会文化中的“隐喻”，以及这种隐喻给人们带来的影

响，是一部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 

《作为疾病的隐喻》主要分析了结核病在十八、十九世纪不同时期“神话意义”的变迁，

以及十九世纪以后结核病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分裂、在两种不同的疾病上得以分派

——精神错乱病和癌症。结核病在其隐喻的不断变化中，逐渐与“高贵”、“城市”、“柔美”、

“诗意”“忧郁”等意义联结在一起，以至于甚至有诗人、少男少女“恨自己没有得结核病”。

作者举了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例子以佐证这一点。而癌症与结核病不同，其意义被认为是“压

抑激情”、“压抑欲望”，同时“癌”、“溃烂”等常被用来形容腐败、缺陷等。此外，此文也

提到了梅毒和精神错乱病的隐喻。 

《艾滋病及其隐喻》则指出，癌症的隐喻还未消除，艾滋病作为一种具有双重隐喻的疾

病而出现。首先，当说到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时，就让人想到与“梅毒”类似的隐喻——“放

荡”、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腐蚀等。其次，艾滋病还有相应的军事隐喻和政治隐喻。在桑塔

格看来, 欧洲、前苏联都存在一种有意为之的强调, 突出艾滋病病毒的“非洲起源”说，更

情愿把艾滋病看作是来自彼处的“入侵者”
2
。桑塔格指出：“这是政治偏执狂的语言，典型

地透露出其对多元世界的疑惧。”它作为一种政客表达自己意念和实现自己目的的政治修辞，

其隐喻地位在不断被提高。 

 

二、 对本书写作的分析与思考 

在本书的开头，译者即点出了作者此书的文化意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

文化追逐战。尽管二十世纪在政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民主化革命或改革已经基本取得胜利，

但在文化上文化民主制与文化等级制的“战役”却还未取得胜利。为什么“文化的战役”如

此难得胜利？一是文化的内化作用有时的确是非常坚固的。二是，译者也在文中指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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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昔日的被压迫集团获得了权力，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时候，当初的乌托邦就与这个

集团自身的利益开始发生冲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方案。一方面，它仍然试图

从当初的乌托邦那儿获得一种来源于历史却已快被耗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了既得利益，

它又不得不把曾经被自己驱逐掉的那种意识形态偷偷塞进乌托邦的空壳中。”
3
以疾病与其隐

喻为例，当已成为政治、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时，这一集团并不会选择彻底打破这种隐喻，

而是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地继续使其“为我所用”。故苏珊这类指出这种文化批评的人，

才被认为是“父辈资产阶级的不肖之子”。 

此外，此书着眼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具体疾病的隐喻及其表现形式，是一种典型的

微观视角。在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转向的学术研究趋势流行的当下，宏大叙事被不断解构，

微观视角和微观研究受到追捧。本文从微观来解构、剖析疾病的隐喻，也是这一流行趋势的

体现。正如译者所言：“大叙事只是一种世俗神话，是权力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意识形

态），也是被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乌托邦）。”而微观叙事，才能让我们摆脱统治阶级、

权利集团制造的主流话语的建构，使现象更加接近其本质。 

脱离以上的抽象话语，从现实关怀的意义来看，此书的文化批评有利于解构疾病被赋予

的各种文化隐喻，从而有利于疾病患者正确看待自己的疾病和接受治疗，更重要的是，有利

于改变整个社会正确认识疾病的本质，不再歧视或“崇拜”某种疾病和疾病患者，让“疾病”

成为“疾病”本身。 

在第一篇文章的结尾，作者认为，只要疾病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能够被彻底治愈，也许

就不会再被附加各种各样的隐喻了。然而，作者在最后也悲观地指出，疾病“反映了我们这

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

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

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

惧”，而“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

已经被淘汰了”
4
。 

换句话说，疾病的被治愈远比解决它的隐喻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要简单得多。我们要消

除的不仅是“疾病的隐喻”，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这些“隐喻”换一个载体，而是要去解决这

些隐喻背后藏着的真正的问题——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生命的焦虑。 

 

三、 对当下现实的关照与反思 

苏珊·桑塔格的写作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反思，疾病被治愈的过程中哪些障碍是医者可医

的，哪些障碍是需要社会中每个人的努力才能改变的。 

当下癌症、艾滋病仍然被赋予各种隐喻，这种情况直接的后果就是“谈癌色变”，而艾

滋病患者因为遭受歧视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 2015 年一名艾滋患者因“平等就医权受

到侵害”状告天津某肿瘤医院获赔人民币 95000 元，这也是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反对就

医歧视而提起首例法律诉讼案
5
。此案中，这名艾滋病患者因 HIV 检测报告被涉事肿瘤医院

推诿、不予进行肿瘤手术。 

此外，“艾滋病儿童特殊学校”这种机构的存在也足以说明，艾滋病在当下的社会仍然

因其传播方式被“特殊对待”，艾滋病患者往往被认为是“性放荡的”、“与毒品有关的”等，

遭受种种歧视。在如今艾滋病患者在药物干预下基本能够正常生活的治疗技术（据 2011 年

的报道，70%的艾滋病患者都可以正常工作）下
6
，歧视却往往导致大家对艾滋病避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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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之“性”这一话题在中国文化中长期的避讳性，导致人们关于防艾、治艾的常识严重不

足，反而不利于艾滋病的预防和艾滋病患者及时、正确地接受治疗。在艾滋病这一问题上，

并没有像作者苏珊估计的那样乐观——即使艾滋病不再成为严重的死亡威胁，它被附加的隐

喻、给患者带来的歧视和心理痛苦仍然还未消失。 

 

 
（图：艾滋病反歧视的宣传海报和相关活动） 

 

当然，艾滋病只是“隐喻带来歧视”的典型代表之一。再如，主流审美带来的人们对女

性“瘦弱”美的欣赏，导致社会心理对厌食症和肥胖症不一样的态度等。 

更进一步说，正如苏珊书中所写，疾病的隐喻反映的是我们“文化的巨大缺陷”、“对死

亡的阴郁态度”、“有关情感的焦虑”等。这些问题一个尤为明显的体现就是我国社会主流文

化对性和死亡的态度。社会对于梅毒、艾滋病等性病的隐喻和歧视，反映了中国文化中“性

文化”的缺陷——“性”长期被避而不谈、被“羞于谈论”，甚至正常的性在有时也被认为

是“肮脏的”，这自然就带来一系列包括对性病患者的歧视在内的社会文化问题。 

而“对死亡的阴郁态度”亦有类似体现。和性话题一样，死亡也被认为是“不祥的”、

“讳于提及的”。正如白岩松所说：“平常生活中没有人谈论死亡，我们假装不知道有死亡这

回事，仿佛不存在一样。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识地阴暗化、边缘化了整个身后事。”
7
这样

的避讳态度导致很多儿童甚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能正确认识和看待“死亡”。性教

育和死亡教育正是我们社会主流文化和教育中最常忽略、不加重视同时又极为重要、迫在眉

睫的两个部分。这是我通过对“疾病的隐喻”背后延伸出来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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